
台灣大罷免開票夜：六個現場，一場失敗中的政

治成長

台灣大罷免第一波24席國民黨立委全數未過，國會僵局未解；從台北到東京，記錄六個現場中，

那些留下來的人。

2025年7月26日，台北立法院外，罷免投票全數不通過，「文山退葆」志工代表張艾安與一眾志工乾杯互勉。攝：鄧家烜/端傳媒

台北，濟南路，罷團聯合開票現場

下午四點，台北立法院濟南路一旁，由反共護台志工聯盟主辦的大罷免開票晚會，大罷免票匭開

啟，正以秒數開票中，現場舞台上大螢幕播放的是關於台灣黨外運動的紀錄短片《黨外小史影

片》。舞台下的民眾，手機橫放看著電視台的開票直播，一段時間內，舞台下不太有其他聲音，僅

有新聞記者在現場連線報導，以及舞台上紀錄片的句句口白。

這部影片，講述台灣從戒嚴、解嚴再到民主化過程中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台下，焦慮的罷免支持

者不斷切換手機上的電視台頻道，將不同立場的電視台開票數一台台看過，唯一相同的，是開票後

「不同意罷免」得票數一直取得領先的現況。

紀錄片結束，參與紀錄片製作的學者周婉窈上台發表演說，提及台灣黨外運動、民主前輩。鏡頭切

到新聞台的開票直播畫面，支持者抬起頭來，看著大螢幕上「同意罷免」與「不同意罷免」的票數

數字跳動，每更新一次票數，支持者的焦慮仿佛更加深一個刻度。

在24個立委選區及新竹市長高虹安的票數競逐下，同意罷免的票數偶有追上、緊咬，進而瞬間反超

的時刻，人們看著大螢幕更新的數字，在人群中傳出幾陣驚呼，手指向螢幕向旁人提醒哪位國民黨

立委有機會。只是那樣的「反超」只出現在幾個瞬間。隨後，些微的領先優勢再被扭轉，一切回到

開票時的氣勢，票數差距也越拉越遠。

【編者按】7月26日，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大罷免」首波投票登場，24位國民黨立委全數挺過，

無人遭罷免成功。

端傳媒的開票報導團隊走訪六個現場，從台北到東京，記錄那些低迷、沉默卻又在瞬間沸騰的現場

情緒。挺罷的一方，如何在結果出爐後錯愕、不解，甚至無言以對？又是如何選擇不放棄，持續行

動？國會仍懸而未決，變局尚未展開，但這一夜，罷免的餘燄仍在燃燒——我們記下了它。



2025年7月26日，台北立法院外，罷團正在直播點票。攝：鄧家烜/端傳媒

先是不同意罷免票達到三位數。再來，是四位數。領先幅度，從個位數、十位數再到百位數。同意

罷免的票數偶有突發猛進，大量的支持者票數開出，一次性地海灌而入。追趕的步伐加大了，但也

追不上領先的距離。輸一千票、輸三千票，直到罷免的公民團體出面宣布失敗，直到國民黨立委現

身媒體鏡頭，對支持者提出感謝、感謝國會同事「完封」對手。

7月26日，第一波的大罷免投票結果，24名國民黨立委與高虹安保住職位。沒有任何一席遭到撼

動，朝大野小的國會僵局，顯然將是未來三年將延續的「維持現狀」。

傍晚五點半，國民黨立委王鴻薇現身宣布挺過罷免。現場響起打氣的聲響，「台灣加油！」「台灣

人加油！」的口號迴盪在這個去年5月青鳥運動起點的街道，面對落後並未放棄，持續喊話8月23日

的第二波罷免投票要一次奪下七席的罷免名單。「好！」原先頹靡的街道，再次振奮起熱情，情緒

又沸騰了起來。

六點，舞台上連番上陣多名講者，有罷團志工、自詡「志工三號」的聯電創辦人曹興誠⋯⋯等人，

台下支持者零散地起身往反方向離去。

阿水告訴我，開票結果讓他感到吃驚。他認為，從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綠轉藍的選區中，預計可能

會有12到14席會通過罷免。「再加上一些仇恨值特別高的立委，像徐巧芯、王鴻薇跟葉元之，」在

他眼中，特別是這幾位，沒有道理不過。



2025年7月26日，台北立法院外，正在觀看點票直播的觀眾。攝：鄧家烜/端傳媒

然而從開票一開始，阿水就感覺情況不對勁。「在家中看電視時票數還只是二、三位數，但已經全

面落後。」他決定去到現場，短短十幾分鐘的車程中，情況變得更加明朗，結果與他的預期相差甚

遠。

阿水試著釐清問題出在哪裡。他認為，2010年開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漸漸趨於緊密，後來包

括抖音等社交平台，都是演算法主導性極高的軟體，「人們越來越難接觸到不同觀點的資訊，也很

難知道自己在平台上看到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民進黨的支持度維持在現狀很久了，」他也說綠營的支持板塊沒看到太多的成長，這可能是演算

法造成的結果，但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僵局，他說自己也不知道。

「中國政府一定會以這個結果宣稱『台灣人不反共了』。」他認為，罷免團體一直主打的就是「反

共」議題，但如今卻反超完封。他說不知道民進黨會如何承擔政治責任，是否需要有人下台負責。

對台灣社會如何理解這樣的結果，他認為最終仍是回歸每個人的政治立場，「不支持民進黨的會歸

咎於民進黨的政策問題，支持綠營的人，則會持續困惑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搞不清楚對中國的態度

問題。」



2025年7月26日，立法院外，支持罷免的市民在哭泣。攝：鄧家烜/端傳媒

42歲的楷也對這樣的結果感到不解。在他的預估中，至少會有十席國民黨立委被罷免，「起碼也要

六到十席，完全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他分析自己「誤判」的原因，或許是結構性的因素。他說，很多有投票權的人不住北部，住北部的

很多又沒有投票權，他自己的親姐戶籍在南部，也特地北上參加罷免團體舉辦的護台大遶境活動，

但她最終卻無法投票。

楷也說，「同溫層效應」也是讓他對結果感到錯愕的原因。他居住跟工作的地方，雖然屬於國民黨

的大本營，但身邊的同事、眼裡看的社群媒體，都是與他同立場的言談與貼文。他說自己被同溫層

影響了，這是很嚴重的偏差。

他說現在只想罵髒話。沒有其他更能夠表達他情緒的形容詞了。對接下來的國會生態，他很難想像

還能怎樣發展，狀況還能壞到什麼程度，「體制內已無解法，藍白一定會更加囂張。」

他一度感覺到希望，社群媒體上滿滿的樂觀氣氛，但最後仍敗給地方的選民結構，他認為對方有成

功催出基本盤。

「我其實覺得反罷團體把國民黨立委紅統化是失焦的做法。」楷告訴我，他心裡一直隱隱感覺更適

合的打法，是要告訴選民這些國民黨立委不適任的言行，「一旦焦點放在『反共』，對絕大多數人

來說，最後就是走向政黨對決。」楷不認同要將罷免與統獨直接劃上等號，「對政治冷漠的人這一

點幫助也沒有。」

2025年7月26日，台北立法院外，罷免領銜人曹興誠出席罷團召集的開票之夜。攝：鄧家烜/端傳媒

17歲的高中女生Y因為家中政治立場的差異，特地來到開票現場與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她來自偏藍

的家庭，在家中無法自由表達政治立場，所以選擇來到現場尋求認同和支持。

對於今天全軍覆沒的結果，Y感到相當難過。她在大安區參與志工活動，親眼看到這樣的結果讓她

很失望。雖然原本希望越多席次通過越好，但完全沒想到會一席都沒有成功。

Y的政治覺醒始於小學三、四年級的同婚公投時期。當時她喜歡的藝人是同性戀並公開發聲支持同

婚，而家中對這個議題沒有特別表態，讓她從小就不覺得同婚是不好的事情。這成為她開始關心政

治的契機。後來反送中事件讓她更意識到中共政權的問題，從那時起更積極關注政治議題，一直參

與到去年的青鳥行動。

儘管身邊朋友都政治冷感，Y仍會在社群媒體發布相關動態和貼文。她提到有朋友因為她的影響開

始關注政治議題，雖然立場不同，但她認為讓更多人願意討論和了解事件真相，就能讓台灣民主更



加成熟。這是她身為高中生能夠做到的事情。

Y住在北投區，但希望大安區的羅智強能夠被罷免成功，她認為前一次大選敗北的苗博雅更適合擔

任立委。為此，她週末都會從北投搭車超過半小時到大安區幫忙舉牌等志工活動，但也遇到反罷方

惡言相向，「你們領民進黨多少錢？」「大罷免，大失敗啦！」這些冷嘲熱諷，一句句朝著Y而

去，但她並不在意。

她告訴我，作為高中生，她明白自己的力量很微小，但會透過持續的關注和參與，為台灣民主盡一

份心力。

2025年7月26日，台北立法院外，罷團志工得知罷免投票全數不通過後互勉。攝：鄧家烜/端傳媒

一名留著長髮的男性向記者遞上啤酒，「在工作嗎？能喝點酒嗎？」身為釀酒師的威爾森已37歲，

11年前，這個街頭是他熟悉的地方，11年後，他再度回到太陽花運動的起點。

他說，連署過程他無法前去擔任志工，但透過來現場發放酒水，這是他在炎熱的現場可以為這場公

民運動作出貢獻的方式。

威爾森的政治覺醒始於更早期的公民運動，特別是洪仲丘事件時期，比太陽花學運還要早。他回憶

起馬英九執政時期的絕望感，當時國民黨掌握行政權和立法權，即使社會有不同聲音，甚至立法院

院長王金平也曾提出質疑，但像服貿協議這樣的法案仍在高度爭議的情況下通過。他認為那時候的

絕望感比現在更深。

作為1980年出生的世代，威爾森經歷了22K（編按：月薪台幣2.2萬元）薪資政策的衝擊。大學畢業

後，他選擇到澳洲打工度假一年來逃避當時台灣惡劣的就業環境。「那個年代老闆都會說『不爽不

要做，後面一堆人等著做』，大學生出社會領不到三萬塊薪水是常態。

對於罷免結果，威爾森坦言完全出乎意料。他原本預估至少有四席以上會通過，因為看到許多海外

台灣人放棄旅遊計畫，訂了昂貴的暑假機票回台灣投票。他觀察到，罷免團體從韓流開始，即使在

炎熱夏天也有人穿著恐龍裝在街頭舉牌，每個紅綠燈都能看到志工身影，公民運動的能量看起來非

常龐大。

「是我們努力不夠，沒有跟中間選民做足溝通。」面對失敗的結果，威爾森告訴我還是要看遠一

些。他說，公民運動不是一蹴可幾，台灣民主前輩抗爭了數十年才把國民黨拉下來，這個動能和能

量已經生根發芽。即使這次選舉結果不如預期，但種子已經種下，需要更努力去說服身邊不同意見

的人。



今晚的「大敗」，對他來說已經無關宏旨。在他的計畫中，不管是罷免成功或失敗，「我都打算大

醉一場、大哭一場，只是我希望還是能夠贏。」

2025年7月26日，台北榮星花園，罷團「山除薇害」的開票活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北，榮星花園，王鴻薇罷團開票現場

在台北市中山區行仁里的榮星花園，是中山區附近占地約6.5公頃的民營花園，許多民眾平日會在此

散步，運動，遛狗，這也是罷免國民黨立委王鴻薇團隊「山除薇害」的開票日場地。

26日午後不久，志工們便在榮星花園裡一處講台忙碌著：現場有三面大螢幕，幾張長桌，志工們忙

著架設器具、運送瓶裝水、確認流程、檢查開票軟硬體，以確保集會能順利進行。

「山除薇害」團隊在過去一年多來，以強力的志工陸戰掃街、文宣影片製作，備受媒體關注。近期

的一則影音，便整理了王鴻薇過去多次登上中國央視的統戰節目《海峽兩岸》內容，也成為幾位該

區選民接受採訪時，表態投下「同意罷免」票最關鍵的原因之一。

陸戰隊隊長卡羅，過去曾多次接受不同媒體採訪。走來一年多的時間，她留職停薪，從原先的紡織

業員工，全力投入罷免行動。



2025年7月26日，台北榮星花園，罷團「山除薇害」的開票活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儘管這次王鴻薇最後以同意票81131、不同意票90615挺過罷免，但卡羅說道，這次大罷免，依然

有著民主意識、民主素質的深化的效果。「都是各行各業的人，爸爸媽媽，學生阿公阿嬤都有，工

程生、網紅、醫生、護理師等等，各行各業都有。這也是跟太陽花世代已經學生與菁英為首的時代

不同。」

這些志工的掃街、文宣發放、解釋法案內容，也讓這場罷團的行動，更像是一次由素人發起，深層

的跨黨派、跨世代溝通嘗試。卡羅分享，所謂的翻轉，不代表綠大於藍，但越來越多人願意向他們

表態，足以印證民眾是感受得到的：

「我們在北松山跑的時候，很多深藍家庭，都是空軍眷村，有人自己拿著牌子，寫我是外省二代，

我支持罷免，他們戴著口罩，可能還不敢露臉，但願意出來說我反共。也有阿姨已經七十幾歲了，

告訴我們說，自己去年投給王鴻薇，但覺得被騙了。」

卡羅提到，在北松山的（深藍）「本命區」，如鵬程里、自強里、龍田里掃街宣講時，一開始也受

到不少攻擊，但後來加入了王鴻薇跟王滬寧握手的照片、還有兩蔣反共的內容，做成文宣的一部

分，開始得到一些回應。

「也有爺爺看我們的布條，問說，投同意的話，就是反共嗎？這其實是個對話的機會。」卡羅說：

「這些人確實在鬆動。但也有人遠遠看著我們的布條、手舉牌，會看很久，但最後選擇離開。當然

他們平常看的媒體可能沒有提供這些資訊，但他們還是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她認為，這次的罷免並不是藍綠對決，而是關乎人們面對中共時所作出的價值判斷。

另一名志工，是30多歲的安安，身為科技業的PM，一邊兼顧忙碌的上班族生活，一邊投入街掃的

陸戰行動。

2025年7月26日，台北榮星花園，罷團「山除薇害」的開票活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安安說，去年5月，當民進黨立委沈伯洋在立院衝突時遭國民黨立委推下台受傷，她便決定投入青

鳥運動，也成為最早參與王鴻薇罷團的成員之一。

「我住在中山已經很多年了，但我家在桃園深藍的選區。因為家裡深藍，不太方便在家真正『出

櫃』。家裡其實也不知道我參與罷免，我今天也沒告訴家人我回家投票，就早上回去投票、不進家

門，怕被鄰居爸媽看到。」下午回到榮星花園支援活動。

「我自己在這附近住很久了，也開始看附近的房子，想到以後如果變成這裡的居民，不想要未來繼

續是這個樣子。」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D%E6%96%B7%E6%9B%B4%E6%96%B0-726%E5%A4%A7%E7%BD%B7%E5%85%8D-%E5%8C%97%E5%B8%82%E7%8E%8B%E9%B4%BB%E8%96%87-%E5%BE%90%E5%B7%A7%E8%8A%AF%E7%AD%895%E8%97%8D%E5%A7%94-%E7%BD%B7%E5%85%8D%E7%A5%A8%E6%95%B8%E7%9C%8B%E9%80%99%E8%A3%A1-080800019.html


在採訪時，已經陸續開票。不同意罷免的票數一路領先，現場氣氛也相對低迷。安安說：「知道票

數有點崩潰，但是我們的支持者、台灣人，都不會放棄，我們可能要更努力，但我們不會放棄，也

不會因此對台灣失望。對台灣失望的話，最後得利的，就是那些想要把台灣賣掉的人而已。」

「這次的結束，我當然會先休息、過自己的生活，但是在823之前，還是會去新北『拔蘿蔔』

（註：國民黨立委羅明才罷免團體）那邊，因為那也是個艱困選區，我也希望他們不要因此放

棄。」

下午五點半左右，票數早已過投票門檻，不同意票九千票已拉開差距領先，王鴻薇自行宣布罷免案

不通過。在正式聲明中，王鴻薇率先感謝選民，同時也將本次罷免投票的責任歸咎於民進黨的「政

治鬥爭」：「今天的結果，相信國人已做出選擇，賴清德欠全體國人一個道歉。民進黨也欠整個社

會一個交代。」

5點40分，罷團志工開放媒體聯訪，面對罷免案不通過，不少志工現場落淚。「山除薇害」發言人

阿美說：「我知道很多志工或許很失落、很失望，畢竟很多志工是辭去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投入

罷免，甚至留職停薪。我非常鼓勵大家，有情緒就宣洩出來，我不會告訴大家不要哭。但是呢？最

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夠氣餒，因為為台灣民主奮鬥的這條路上，本來就不會只有這一年要這麼

努力。」「身為台灣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我很喜歡當台灣人。」

2025年7月26日，台北榮星花園，罷團「山除薇害」的開票活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六十多歲的T大哥，從事製造業，已年屆退休，身為罷團志工，當日他依然穿著協助民眾連署時的

背心上街，他說自己過去只是個政治關心者，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參與公民運動。

「太陽花那時候，我的財務不像現在寬裕，只有晚上下班，我跟我太太會一起去看那些（在街頭）

睡覺的孩子。青鳥我也沒有參加。但今年農曆過年，剛好沒有什麼規劃，我就去報名參加志工，過

年那段休假期間，我可以跑腿，舉牌，做任何事情都好。」

參與協助聯署、掃街、場佈，作為第一次參加公民運動的長輩，他表示自己驚訝的事情在於，儘管

大家都是政治素人，但協調性與修正性都很高——發現桌子會晃不好用，就有人搬著桌子到各連署

區一張張更換。發現人流動線不順暢，就每次快速修正。

「我從十幾歲開始打工，到出社會上班，現在準備退休，從來沒看過這麼多優秀、在不同領域的

人，兩三百個願意聚在這裡，還把自己放的非常非常小，只要沒做好什麼事情，後面的能夠立刻就

接上去、就改善。」

在榮星花園集會結束前，現場人數已約有四五百人。有年輕夫妻帶著幼童在現場一邊看開票，亦有

不少長輩前往觀看開票。

https://www.instagram.com/wang_hungwei/


七十多歲的黃先生與朋友下午活動一開始，就到了榮星花園集合。他說，自己跟朋友早上七點半，

投票所還沒開門，就在等著投票。剛剛在附近運動，時間到了，就順道過來看看。

「出來想投罷免的原因，是因為做民意代表要有良心。」他提到，中山區的選民結構通常藍大於

綠，但是他投票的原因，是在於看到現任立委的種種不適任行為、以及傾向中共的行動。

2025年7月26日，台北榮星花園，罷團「山除薇害」的開票活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另一位民眾林小姐也在現場看開票，她表示，自己認為王鴻薇不適任的原因在於，「才剛選上議

員，說自己不會補選，結果就來補選立委。後來又看到她跟中共有關係，常常上紅媒，海峽兩岸。

我覺得我們台灣這麼好，為什麼只能讓他們代表民意呢？」

「我覺得志工們也很辛苦，行天宮、捷運站附近都常常看到，大家明明可以好好過自己的日子，卻

非常願意把時間拿來這裡貢獻，我是非常感動的。」

她也認為，近年許多觀察都指紅色勢力越發滲透台灣，儘管自己對執政黨的策略並不是全盤接受，

但是卻遲遲沒有一個好的在野黨能夠讓台灣的民主在競爭中增強。

「這次罷免，不只是『我討厭這個人』而已，而是，這幾年很多人提到紅色勢力進來（台灣）大家

都可以清楚看到。可是，國民黨也不是以前的國民黨了，死亡連署也不道歉。我會覺得說，全台灣

只有你們搞成這樣，結果還說成司法迫害？」

「我們當然也希望有健全的在野黨。可是我擔心這會是個很失衡的狀態，只要是有常識的國民，都

應該知道，現在我們面對價值上的選擇。如果很多人繼續看不清這種（中共滲透）意識形態，那就

是走上香港溫水煮青蛙的後路，到時候就算一千兩百萬人上街，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了。」她補充

道。

新北市，板橋某咖啡廳，罷團聯合開票現場



2025年7月26日，新北，板橋咖啡廳，罷團聯合開票現場。攝：林俊耀/端傳媒

下午3點起，挺罷的支持者陸續步入位於新北市板橋的一處咖啡廳，參與新北五罷團聯合舉行的開

票轉播。現場有青年獨自前來，也有父母抱著孩子現身。罷團志工穿梭於來回穿梭其間，持續引導

眾人入座。接近4點，小小的咖啡廳已坐滿數十名來自不同選區的觀眾，沒有鼓譟、沒有喧嘩，只

有音響持續傳出台灣樂團董事長樂團《眾神護台灣》的樂音。

4點投票時間一結束，大銀幕準時投影出國民黨新北市立委洪孟楷、葉元之、張智倫、林德福、廖

先翔五名立委的得票統計；主持人提醒，畫面上以各監票所回報票數為基準。

過了五分鐘，只見零星的票數陸續開出，同意票與不同意票仍有拉扯，廖先翔的同意票數更一度微

幅領先。台下民眾看著銀幕上票數緩慢跳動，同時不斷來回確認手機各大新聞畫面，然而小螢幕上

不同意的票數持續跳動，已與同意拉開差距。

4點30分左右，回報至開票現場的不同意票數，逐漸領先同意票數。位於門口處的座位，開始出現

零星的空缺。

門口處，三十多歲的黃小姐與伴侶正默默轉身，準備前往其他開票現場。兩人自太陽花運動後開始

關心政治，雖非選區居民，秉著對國會亂象的擔憂，這一年來也多次參與聚會，聲援罷團行動。

他們原先抱著替罷團加油打氣的心情，來到現場卻發現氣氛相對嚴肅，大罷免大成功的旗幟只能藏

在懷中。「有點意外目前的結果，但相信同意的票數只是藏在最底下！」離開前，他們仍不忘與周

遭的夥伴互相鼓勵。

同樣手持罷免旗幟，從其他選區前來支援的，還有26歲的黃先生。身為板橋子民，黃先生與選區只

隔著一條街，雖然無法投票，但他自認無法置身事外。「雖然一開始不完全認同大罷免的行動，但

可以理解為什麼得做出這樣的選擇。」他表示，看著憲法法庭遭到沒收，他能理解現況不容許解散

國會，選擇將焦慮轉化為和不同意見的人溝通的力量。雖然情況不甚樂觀，他仍持續鼓勵著周遭

「明天會更好」。

然而，一旁不願具名的志工則對記者坦言自己無法過於樂觀。

這一年來，這名志工持續參與罷團的陸戰行動，過程中觀察到，行動中「抵抗中國」的國族論述雖

然大方向上正確，但細部論述後期較難打破同溫層，與更中間的選民對話，是較為可惜之處。但他

也表示，「無論如何，這次的選舉都反映了選民的想法。」他認為，後續的策略調整，將會是接下

來選戰的關鍵。



2025年7月26日，新北，板橋咖啡廳，罷團聯合開票現場。攝：林俊耀/端傳媒

開票後一小時，各區情勢大致底定，原先選情最為拉鋸的葉元之，同意票數也逐漸落後。現場氣氛

持續低迷，開始出現些微的啜泣聲。

「為什麼要讓黨意凌駕於民意之上？」看著選情逐漸不利，劉小姐忍不住激動落淚。66歲的劉女士

是一名家庭主婦，先生與兩名女兒長期待在國外，只有她一個人在台灣生活。儘管在選舉前幾天不

小心扭傷了腳，無法參與選前集會，今天她仍然堅持一跛一跛前去投票，再來到開票現場，就是為

了守護自己從小生長的國家。

劉小姐說，許多修惡的法案與她的生活或許沒有直接相關，影響的卻是年輕人的未來，令她十分心

疼。「憲法法庭也被沒收了，如果連罷免都無法成功，我們到底還能怎麼辦呢？」呼吸逐漸平復，

她捏緊面紙的手仍微微顫抖。

時間來到六點，現場仍有二、三十名民眾留在現場。葉元之罷免團隊發言人莫莉Molly與領銜人史

書華來到台前接受聯訪，也正式宣告此次罷免案不通過。Molly表示，這次選舉，是台灣人透過民

主的過程展現公民力量，也再次反映小蝦米要對抗大黨，是十分困難的任務。

儘管結果不如預期，Molly仍強調，此次同意罷免葉元之的票數已達到四分之一的門檻，雖然最後

沒有超過不同意票，但這些數字絕對是有意義的，也希望國民黨能看到民意的呈現。她也鼓勵所有

公民團體：「難過不要難過太久，因為我們還是要持續關心台灣這一塊土地，不能因為這樣子的結

果大家就算了。」面對8月23日的第二波罷免投票，她希望支持者不要就此放棄，「我們傷心今天

就好，還有第二場戰役在後面等著我們。」

領銜人史書華也提及對所有志工團隊的感謝，他說：「台灣人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時間，在一次次

公民運動中，去推動這個社會慢慢進行。」他請所有人不要氣餒，「難過一天就好，我們還是勇敢

的台灣人。」

史書華不忘恭喜國民黨的委員通過這次的考驗，但他也強調，希望委員能謹記此次罷免活動，「這

麼多人站出來，投下希望他們可以被罷免掉的這些票，都是在告訴他們過去一年來做的這些事，是

需要被檢討的關心。」

在現場民眾的掌聲中，史書華深深一鞠躬，仍不忘拜託所有民眾：「不要對民主感到失望，也不要

對台灣感到失望。選舉結果完我們還是台灣人，還是用我們的方式去愛這片土地，去推動我們台灣

的民主。」

兩位主事者先行離場，團隊的志工仍留在原地。19歲的海豹是葉元之罷免團隊中最年輕的成員，板

橋出生、成長的他儘管還沒有投票權，這一年來卻已跟著團隊的前輩們參與無數場陸上戰役。目前



仍是學生的海豹分享，自己最初只是看不慣葉元之的作為而投入行動，對現況的看法則是在不停的

討論中逐漸形塑。

海豹坦言，這次的結果讓他感受到Thread上同溫層的厚度，也開始思考該如何在平台上和不同世代

的人溝通。第一次的公民參與，面對不盡理想的結果當然會難過，但他仍充滿感激地表示，更多的

心情是感謝所有一路上為自己加油打氣的民眾。「就像剛剛領銜人說的，今天就好好吃飯、好好睡

覺，之後再繼續加油。」

咖啡館外天色已暗，步出門外的志工們慢慢收拾好眼淚與行李，互相約定好好吃飯、好好休息，繼

續相信會有更好的明天。

2025年7月26日，板橋的投票所。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中，大墩國小，廖偉翔投開票現場

下午4點7分，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國小的教室沒有學生，一年一班現在是國民黨立委廖偉翔罷免案第

0198開票所。黑板前，選務人員將票匭的封條撕下，抽出第一張選票，唱票，不同意一票。

八位民眾在現場監票，一名頭戴灰色素帽的女子坐在最前排，眼神專注，將手機鏡頭對準前方；她

左手邊是一位身材挺拔的中年男人，頭上頂著寫有「黃埔」和「陸軍官校」的鴨舌帽。大墩國小內

共有五間開票所，一些民眾在這些開票所之間來回走動，注意總體情形。大部分人則靜靜坐在位置

上，直視選務人員的亮票、唱票、計票。整座學校的監票民眾不超過五十人。

唱票的節奏很穩定。二十分鐘後，不同意已穩定領先同意票數。

今天，網路上延燒著台中市選務混亂的消息，如「印泥過濕」、「投票所被牽制偏僻地點」、「里

長在投票所外徘徊監看選民動態」，或選民反映在投票單已印有「不同意罷免」等情形。台中市政

府針對某些個別事件表示查無此事；大墩國小內則十分平靜，開出的無效票也極少。

其中一間開票所突然爆出爭吵聲。有民眾認為，某張沾上明顯指印的不同意票應為無效票。選務人

員一邊提高音量回應，一邊拿出工作手冊核對確認，最後確認為無效票。

在這些原本為教室的暫時開票所內，有父母帶孩子來運動、順便看看開票現場。小朋友對眼前的景

象感到很稀奇。也有穿便服的小學生經過走廊，看到認識的老師在擔任選務人員，興奮地跳起來揮

手。隨著時間流逝，大人們的眼神越來越黯淡，另一些大人的眼神則越來越放鬆。

5點出頭，大墩國小內所有開票所開票完畢，開始統計票數。僅有一間開票所的同意票數大於不同

意票，其中一間落後十張，其餘都落後一百多張。

https://www.mnews.tw/story/20250726nm016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62447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EJjYSUPr7/
https://www.threads.com/@legislator2020/post/DMjy5Hoxbys?xmt=AQF0s7LorjCM8NSKOcb06V2IjTPbQbosxpWZ3rqcEyvgVA


頭戴黃埔鴨舌帽的詹先生今年62歲，是陸軍官校畢業、上尉連長退伍。他原本認為，選務人員可能

會出現作弊情形，但沒想到剛剛的整個流程都滿公正的。

他並不同意罷免廖偉翔。雖然已經關注這次的大罷免潮幾個月時間，卻對這次的選情沒什麼特別預

期，因為就他觀察，投票前的民調似乎頗有拉鋸。他的聲音沉穩，「我希望之後到此為止就好，好

好地為國家、人民著想，不要再有這種政治上的對立或算計。」

只剩下最後一間開票所正在將統計好的票數封入牛皮紙袋裡。四十出頭歲的小恩雙眼濕潤，拿出手

機畫面給同行的朋友看，上面顯示全台的罷免案如今全數落後。

監票的民眾已幾乎散去。小恩直到所有的選票被穩妥地裝入紙袋後，才願意離開教室。

「怎麼這麼多人想要成為中國人呢？」她原本預期同意票數會一路領先，但沒想到開票的結果落差

這麼大，「可能我的同溫層太厚了。」她說，自己過去幾個月雖不算正式的罷團志工，但也盡了許

多心力，買了很多罷免小物分送給朋友，或在社群媒體上寫下許多倡議與喊話。

「他們（反罷方）的仇恨動機滿強的。」小恩分享她認為的成敗原因，「志工在路上其實一直都在

被罵，所以讓我覺得這種仇恨動機可能會逼他們出來投票。」另外她也擔心，經過這次大罷免失

敗，國民黨很可能會對民進黨立委發動報復，加強執行不利於執政黨的法案或議程。

「他們絕對不會善罷甘休。」小恩說。

「沒關係，就這樣吧。」她的朋友在一旁說。

小恩要趕車，和朋友說了再見。

好奇小恩的朋友有沒有什麼特別想法？但她說自己現在不想講話。

5點30分，監票的民眾已全數離開。剩下選務人員安靜地收拾東西，將教室回復成下週一可以上課

的模樣。還有詹先生，他的背影在走廊移動，拿起手機，將教室外的投開票報告表都拍下來。他白

色上衣的背後寫「誠愛熱 裝甲雄風」，印有一輛伸長砲管的戰車。

5點40分，廖偉翔自行宣布罷免案不通過。

學校全然地安靜了。籃球場上出現球彈跳的聲音。

有位小學生俐落地做了一個上籃動作。

2025年7月26日，微光花蓮總部，罷免傅崐萁開票現場。攝：李昆翰/端傳媒



花蓮，微光花蓮總部，罷免傅崐萁開票現場

距離截止投票剩下半小時，先前曾在臉書發文表示，若罷傅案未通過將不再營業的肉桂捲店Sabi

Sabi，老闆忙著招待在場客人。身為發起罷傅行動的公民團體「微光花蓮」志工，她說待會結束營

業後，會馬上趕往開票現場。

街道上，多數是「不同意罷免」的橫幅，幾乎不見「同意罷免」的宣傳。開票二十分鐘後，鄰近

「微光花蓮」總部附近的吉安鄉立圖書館和吉安鄉公所長壽俱樂部投票所，不同意罷免票數微幅領

先同意票數。

「微光花蓮」現場，人群奚落、安靜無聲。戴著黑色口罩的48歲陳大哥，坐在棚子後方的機車上，

緊盯手機銀幕上的數字差距不斷拉大。

早上陳大哥和過去支持國民黨的母親，一同投下同意罷免票。長期與自己持對立意見的母親有感於

國會亂象，這次與陳大哥立場一致；遠在美國、菲律賓等地工作的友人也紛紛返台，只為支持這次

由公民團體發起的罷免。

昨晚從台北下班後回到花蓮，陳大哥被「微光花蓮」的長長人龍擋下。回家的路線剛好與遊行重

疊，陳大哥跟著同意罷免的人潮在市區走了一小段路。當時他有信心，花蓮將有天翻地覆的改變。

開票現場氣氛持續低迷，母親捎來電話問候，陳大哥也打算回家了。「每次總統大選，我一定回來

投票，就是為了抵銷我媽的票。沒想到這次她會投同意，我真的以為很有希望。」

陳大哥沒有特別喜歡民進黨，但卻堅定討厭國民黨。太陽花運動是他最關心公共議題的時候，爾後

歷經相對安穩的社會運動沉潛期，陳大哥再次緊跟議題，是2024年5月，因國會擴權爭議而引發的

「青鳥」集結。

一兩個星期前，陳大哥與朋友們聊到，萬一「罷傅」失敗，接下來該如何行動？「我們從青鳥行動

一路到現在，一連串上街頭、做宣講，很顯然是沒有用的。」陳大哥不覺得接下來還能有如此強大

的動員能量。他與身邊在國外接觸軍事相關領域的朋友們討論著，應該是真的要備戰了。

會將這次的罷免結果與戰爭相連，陳大哥說，是因為以傅崐萁為首的國民黨黨團所推行的諸多法

案，並未真正顧及台灣的利益。「如果這是民意的結果，很顯然會讓中共認為台灣的抵抗的意願和

能力沒有他們預期的高。」陳大哥認為，中共接下來一定會採取更進一步的侵犯。「我們的海底纜

線都已經被切斷了！」原先平靜的他在談論中國的威脅時，好幾次情緒波動。

不同意票與同意票數漸漸拉大，「微光花蓮」開票現場人潮來來去去。部分支持者待不到一個小

時，便默默離去。

沒有歡呼、淚水還未奪框而出，不同意票數遙遙領先，在場民眾仍緊盯不斷跳動的數字。近五成的

投票率中，同意票數來到3萬，不同意票數則突破4萬。



2025年7月26日，微光花蓮總部，罷免傅崐萁開票現場。攝：李昆翰/端傳媒

傍晚五點左右，26歲的BLANKA從中華國小投票所抵達「微光花蓮」開票現場。

前來的路上，她剛哭過一場。在台北工作的BLANKA過去幾週曾參與罷團發起的聲援活動。原先她

對罷免結果持樂觀態度，卻發現是身邊朋友們形成了太厚的同溫層。

新任國會上任以來，BLANKA一直關注立法院的動態。「我也算藝文工作者，我覺得藝文預算被大

幅刪減、各種民生預算也被大幅砍刪非常不合理。」BLANKA補充：「傅崐萁做為國民黨總召，他

的一言一行都牽動其他委員的投票意向。」BLANKA認為，花蓮被傅崐萁和妻子徐榛蔚把持太久，

她都感受到不同意的聲音被長期打壓：「所以很感謝這些罷團志工們願意發起行動，讓大家得以連

署、有機會投下罷傅同意票。」

晚間六點左右，不同意票數來到6萬5千張，傅崐萁召開記者會，宣布罷免案不通過。

罷傅連署領銜人李美玲向現場的支持者鞠躬道謝。儘管對罷傅案未能通過感到遺憾，但李美玲認

為，這場行動和訴求，已讓改變的聲音傳遞到花蓮各個角落：「從連署到投票、從冷漠到響應，一

群沒有資源的公民，用雙手交出了三萬多份罷免連署書，這是屬於花蓮的覺醒。」現場支持者喊著

「花蓮加油」、「台灣加油」，李美玲則表示，團隊會繼續在地方生根、監督公共政策與地方建

設。

散場前，BLANKA說她同意李美玲所提，希望傅崐萁能和投下同意罷免的4萬8千多名選民，進一步

交流、對話。「接下來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做一點，監督立法院的動向。」

在BLANKA眼中，無論是社會運動議題的推動，台灣社會或許還沒能在各個層面，進行完整的討論

與對話。出身深藍家庭，先前與家人因立場相左而爭吵的經驗，也讓BLANKA看見部分花蓮人的困

境，是年輕一輩沒有辦法跟上一輩有好的溝通，一直流於黨派對決。這次，她也未與家人提到自己

返鄉同票一事。

最後BLANKA補充，她並不認為此次罷免是反對陣營所說的「惡罷」，也並非由民進黨操控、把

持：「這場行動的集體性在於，每一個個體集結，大家一起提高聲量和關注度更高。」儘管

BLANKA還沒有明確的行動方向，但她希望「藍綠惡鬥」能逐漸從台灣消失。

晚間七點，傅崐萁在罷免答辯書中納入政績的「夏戀嘉年華」現場，粉色與藍色的燈光打亮滿溢人

潮，人們聽著音樂與歌聲，沉浸在週六夜晚。而肉桂捲店SabiSabi的臉書宣布：明天將是營業最後

一個營業日。但老闆表示，她的戶籍會留在花蓮：「投到花蓮天光的那一天，我們不要放棄。」



2025年7月26日，東京，在日台人直播開票現場。圖：作者提供

日本，東京某餐廳，在日台人直播開票現場

7月26日晚上是一年一度的東京隅田川煙火大會，開往東邊的電車路線自傍晚開始變得擁擠，相較

於城市東側的夏季慶典氣氛，四、五十名台灣人則選擇留在西區的一間餐廳，一同觀看台灣罷免投

票的開票結果。

舉辦這場開票聚會的，是這次罷免行動中積極蒐集連署書的「罷卡ゴミ丼（音同笨蛋國民黨，下稱

罷卡）」。今年2月中才成立的罷卡，在全日本設立20個收件點，協助在日本求學、讀書而無法返

鄉的台灣人填寫連署書，最後蒐集超過1200份連署書寄回台灣。為了延續罷免話題熱度，連署結束

後也繼續舉辦講座和紀錄片放映活動。志工Kenichi來日本18年，今年是第一次和一群台灣人包下

一間餐廳看台灣選舉開票，「有些人要回去投票，沒有票投的人，就決定在日本一起看直播，到時

候不管結果如何，至少都不會一個人傷心。」

距離台灣開票時間還有一小時，餐廳裡原本用餐的日本人漸漸離開，餐桌上的對話聲被中文取代。

早早入座的Allen，雖然是新北第12選區的選民，卻因為工作無法回台投票，於是參加開票派對。

他三年前從美國搬到日本，從事天文物理相關的研究，過往碰到選舉雖然都會返台投票，但因為這

次有連署書蒐集等過程，覺得比往年更有參與感。

投票結束，開始開票，國民黨立委廖先翔的不同意罷免票數持續領先，問Allen會不會因沒回去投

票感到愧疚？「好像也不差我這一票了，」他苦笑。

Allen研究所赴美唸書，出國前沒有特別關注政治，直到海外生活頻繁與不同國家的人接觸碰撞，

「台灣的身分和意識開始變得越來越強烈，」太陽花學運時也曾與其他台灣留學生在校園裡舉布

條，抗議台灣立法院不公。他在美國住了八年，觀察美國的政治僵局經常透過大法官釋憲處理，然

而去年藍白聯手修改《憲法訴訟法》提高大法官決議門檻，又陸續否決大法官人選，對他來說形同

癱瘓最高法院，因此支持罷免行動。

34歲的H，同樣因《憲訴法》修法開始關注罷免。她出身深藍家庭，因太陽花運動開始關注中國對

台灣的影響，去年來日本的台灣公司上班，平日仍透過Threads關注台灣政治。對她來說，去年國

會職權修法明明被憲法法庭裁定違憲，藍白卻修改大法官同意門檻，是故意不讓這項制度繼續運

作，「人民沒辦法制衡，讓我覺得很無力，所以想要透過罷免改變立委席次。」許多網友曾質疑海

外台灣人既然不住在台灣、為何要參與罷免，H則說，自己不一定會一直留在日本生活，家人也還

在台灣，「我希望台灣可以走向更好的方向。」



東京時間入夜，各區立委的不同意罷免票數穩定超前，原本膠著的國民黨立委葉元之，同意票數也

開始落後。再來，花蓮罷團「微光花蓮」領銜人李美玲出面宣布立委傅崐萁罷免失敗，原本吵鬧的

餐廳逐漸變得安靜，彷彿試圖消化來自螢幕另一端的現實。

志工Kenichi為了化解現場逐漸低靡的氣氛，拿起麥克風試圖安慰大家：「罷免這段期間，每個志

工每個月都投入超過100小時，等於同時在做兩份工作，大家都不是超人，很難一直以這樣的強度

繼續下去⋯⋯今晚我們一定不會苛責任何人，我們需要更多時間沉澱，大家可以傷心，但是做台灣

人本來就不容易。」

2025年7月26日，花蓮，國民黨立委傅崐萁開票現場。攝：李昆翰/端傳媒 。

台灣時間六點後，許多立委自行宣布罷免失敗，餐廳裡仍有不少人不願散去，許多人語氣開始變得

激動。人群之中，Kenichi反而顯得平靜，他說自己從太陽花運動開始參與過社會運動，也曾投入

罷韓行動，理解政治難以預料，罷免「全滅」的結果，反而讓他反思多數台灣人為何如此選擇，

「我覺得不用特別去區分他們或我們，台灣就是一個共同體，任何決定都是我們大家一起承受。」

在Kenichi的介紹下，我們認識在場唯一一位中國人CC。今年27歲的CC，去年來東京學日文，他自

述之所以離開家鄉，除了是因從小個性特別在意不公不義，更是在中國目賭種種不合理卻無從發

聲。從2019年香港國安法修法，到2020年疫情，他因住處附近里有人病倒、就被隔離15天，每天

只能透過窗戶領取食物和補給品，「那像畜牲，不像是人。」2022年江蘇鐵鏈女事件爆發，許多人

前往現場拍攝，卻直接被帶走；又白紙運動自南京蔓延至21省，卻在政府強力言論控制下快速消

失，種種事件，讓CC十分感慨：「大家沒有一個很強的集體意願說要達成什麼樣的事情。」

他開始翻牆，從YouTube上的新聞頻道認識台灣，中天、三立、民視都看，2024年1月台灣總統大

選，他透過螢幕觀看選前各家政治人物的造勢晚會，「我心情特別激動⋯⋯原來有個地方可以這麼

大聲喊自己的政治訴求。」今年6月東京舉辦「東京驕傲節」（Tokyo Pride），CC生平第一次上街

搖旗，和路邊群眾擊掌，他形容是自己的政治初體驗，「我活了26年，從來沒有體驗這樣的感

受⋯⋯這可能才是一個人要過的生活。」

CC今晚特地報名這次開票派對，除了是第一時間掌握罷免結果，更是想了解台灣的公民團體如何運

作。「這次的罷免，與其說是民進黨操控，更多是公民團體，也就是政治素人在運作，我想看他們

是怎麼推進的⋯⋯我覺得中國不好，但也想知道如何才能變好，中國現在很缺乏社會跟民主經驗，

所以白紙運動才會很快就散了，我想知道像罷卡這樣的團體如何組織，怎麼透過空戰、陸戰動員更

多的人。」

相較於餐廳裡台灣人的憤怒和失落，CC或許是少數正面看待這場罷免投票的人。「對我來說，一個

好的民主社會，不是只有選票，而是有多少人願意主動參與。雖然現在票數不是特別樂觀，但這樣



的參與度，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